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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下的教育反思： 

Luhmann 系統理論的觀點 

 

廖婉余 1 

 

摘要 

 

COVID-19 打亂了各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態，全球已經有 185 國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

被迫停課。我國亦於 2021 年 5 月中旬宣布實體教室關閉，並推出「停課不停學」的響

亮口號，以「線上學習」作為學生不能到校上課的應變措施。這一波疫情讓教育現場產

生全面性的衝擊，在疫情蔓延之際，當親師生努力適應線上教學時，除了教學技術，是

否還有哪些面向值得教育反思？教育系統應當重新探究教育的本質與教育之形式。本文

透過 Luhmann 的系統理論探討，面對 COVID-19 疫情時教育系統與教師之自主性，再

從三方面進行教育系統之反思：首先，確定教育系統之目的為看見多元之學習需求與學

生之學習能力；其次，在時間有限下，教學技術具有雙重偶連性，將產生技術缺失；最

後，社會面向與選擇有關，教育系統選擇的目的是回應其他系統與自主系統。希冀透過

Luhmann 之系統理論，促使我們建構疫情下教育之可能作為，隨著師生雙方透過跨界教

學與自主學習之過程，提高達成教育目的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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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2019 年底至今，COVID-19 打亂了各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態，根據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2020 年 3 月 31 日的聲明，全球已經有 185 國因為新冠

肺炎疫情而被迫停課。全球將近 90%的學生，受到停課影響而無法上學（張毓

思，2020）。我國教育部於 2021 年 5 月中旬，宣布全國各級學校和公私立幼兒園

停止到校上課，且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和教育機構也配合停課（吳亮儀，

2021），之後疫情持續嚴峻停課至 7 月初。隔年 2022 年 5 月疫情又再掀高潮，教

育部授權各縣市政府依照實際情況宣布停課。教育部推出「停課不停學」的響亮

口號，宣布大專校院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改採線上教學，學生居家遠端學習不用

到校，以線上教學作為正式課程，暑假期間不另行補課。於是處於疫情蔓延時的

我們，不能期待接下來之日子疫情可以完全消失、或者恢復到從前的情況，隨時

都可能因為從外國、外地回流而小規模暴發，或者疫情傳播持續較長時間，這是

一個對生理、心理乃至於行為各方面都產生深遠影響的時代（王竹立，2020: 13）。

簡單來說，COVID-19 影響百工百業，破壞各國及產業原本穩定的生態，教育現

場也遭遇嚴苛的考驗。教育部頒布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其中包括課

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以及學校實施遠距教學，

應於具備教學實施、記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功能之學習管理系統為

之等內容因應，這顯示未來教師之教學型態勢必跟著改變。各國希冀透過線上教

學，來解決不能實體上課的困境，於是線上教學的技術與實施方式之討論，一時

蔚為風潮，惟透過線上教學就算是教育之全貌了嗎？當親師生努力適應線上教

學之際，是否還有哪些教育上的反思？在疫情蔓延之際，教育系統應當重新探究

教育的本質與教育之形式。1988 年 Niklas Luhmann 與 Karl Eberhard Schorr 共同

發表《教育系統中之反思問題》（Reflexions-Probleme im Erziehungssystems）一

書，認為社會學分析必須從社會制度的整體現實出發，而非用外界理論來看系

統，必須從系統運作本身之運作來進行反思（Luhmann & Schorr, 2000: 23-24），

本文透過 Luhmann 的系統論來考察疫情下產生之教育問題，並對教育系統進行

反思。 

社會批判認為可以用理論來引導實務，但理論如何引導實務？或認為實務

本身有缺失，需要用理論來引導？以 Luhmann 的系統論來看，理論和實務是兩

個不同系統，只有溝通對話時理論才可指導實務，實務可以提供檢驗機會，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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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預設之化約，並非兩者可以相互指導，而是應當從觀察的角度來觀察系統

的運作與反思。假設社會之所以能夠被理解為社會系統，是由於透過其形式上的

差異，區分出不同的子系統（subsystems），系統是在特定條件下運作，而社會的

其他部分即是環境。生物學領域衍生出「內部環境」的概念，這個看似矛盾的概

念提醒在遇到多個系統指涉的觀察問題上，必須同時觀察這些系統（Luhmann & 

Schorr, 2000: 29）。因此，在社會的整體系統下，區分出許多子系統，如教育系

統、政治系統等，教育系統可以成為獨立的個別系統，而系統內部亦不斷進行自

我指涉（selbst-referenz）的作用，使得系統持續運作。同時系統本身也不斷接受

外在環境的影響，進而反映在外在世界中（Luhmann & Schorr, 2000: 23-25）。由

此可知，Luhmann 是以系統與環境的差異作為分析的出發點，環境雖然有別於系

統，但兩者之間的界限是流動的（Luhmann & Schorr, 2000: 29），比如教育系統，

外在的政治、經濟或宗教等系統就是它的環境，然而就整體教育系統來看，又能

成為當中內在的系統。環境會對系統產生影響，不是以機械式地方式回應，而是

有選擇性地加以回應（朱啟華，2017: 26）。 

COVID-19 雖然目前不是人類歷史上造成最多死亡的傳染病，卻可能在不遠

的將來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面對疫情的挑戰，在教育上可能發生哪些改變？目

前我國教育部與各縣市教育局整合官方、民間業者，列出可以運用之線上的學習

資源，透過「停課不停學」之方式因應疫情，霎時間，教師如何線上授課？學生

如何在家自學？家長如何協助學生？皆成為熱門話題。顯示整個社會系統中，個

別教育系統對於彼此之間所形成之關係與對於外界要求之回應方式，成為教育

關注的議題，於是我們必須探究教育系統將複雜性化約，並以雙重偶連性的方式

回應外在系統之運作情形。 

Luhmann 認為系統本身充滿許多關係，此時系統運作時就必須面對選擇形

成那些關係之問題，這就是複雜性的概念，複雜性即是強制選擇，就是偶連性，

便是風險（朱啟華，2017: 27；Luhmann & Schorr, 2000: 45）。偶連性在特定情況

中，系統所可能採用之具體選項的反省，但這是指單一系統來看，若就系統與環

境或不同系統間之關係，就要從雙重偶連性的概念觀看。教育系統以自身認為適

當之方式，回應外在系統之要求，教育系統與對方都在自己的界限內通過複雜的

自我指涉運作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因此被看到的每一方都必然是被化約後的形

象，每一方都同樣地向對方做出假設。因此，無論他們做出多少努力，也無論他

們花費了多長時間，雙方都與對方保持不透明性。Luhmann 認為不論是教育系統

或是個人，均擁有多種選擇的可能性，且這種可能性會隨情境和時間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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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既非不可能、亦非必然的狀態，不同的系統互動是建立在互相預設雙方可

能採取的行動基礎上。 

因此，COVID-19 疫情發生當下，對於社會與教育系統產生鉅變，教育系統

便開始對於外界產生回應，形成了互動的關係。如教育系統對於科技系統做出假

設，認為學生可以透過線上課程來學習，而科技系統也對教育系統做出假設，認

為透過科技與技術可以改變學生不能實體授課之侷限，互動雙方都有自由選擇

的可能性，但此種選擇必然受制於先前所做出的選擇。而馬上做出的選擇，又會

對未來的選擇形成某種化約的關係——無論此種選擇是肯定的選擇還是否定的

選擇。Luhmann 與 Schorr（2000）認為個別系統具有自我指涉的作用，因此能由

所顯現的運作進行反省，了解運作在系統中的意義，進而擴大到整體系統，以了

解個別系統在其中所具有的意義，這就是系統之自主性。 

本文採用哲學思考（philosophizing）之研究方法，透過哲學思考探究 Luhmann

的系統理論在疫情下之教育反思。因哲學思想主要係反省普遍性的課題，針對課

題提出基礎的提問，並思考普遍性課題的基本原則（杜保瑞、陳榮華，2020: 2）。

因此當探討教育的基本原則時，哲學就成為教育哲學。本研究透過哲學思考反思

Luhmann 的系統理論，在教育層面是否具有普遍性之探討課題；其次，哲學思考

亦包括對於文字的意義與運用、文字背後概念與有關論證與推論之適切類型

（Straughan & Wilson, 1983: 1-2）。本研究透過哲學思考，聚焦於 Luhmann 系統

理論之主張與概念，不僅包括特定文字的意義，還包括文字背後的理念與邏輯。 

由於 Luhmann 與 Schorr（2000: 25-27）認為社會系統以自我指涉之方式取

代社會批判，心理（人）與社會運作時會產生自我指涉，透過選擇和反思進行回

應，並從實質、時間、社會三面向進行反思。本研究的進行步驟，則透過 Luhmann

的系統理論探討面對 COVID-19 疫情時教育系統之自主性，再從下列三方面進

行教育系統之反思：首先，先確定教育系統之目的；其次，在時間有限下，教學

技術是否可以保證提升學習效果？第三，社會面向與選擇有關，教育系統選擇的

目的是回應其他系統或者是回應自主系統。最後希冀透過 Luhmann 之觀點能給

予疫情下之教育不同之啟示。 

 

貳、教育系統與教師之自主性 

 

Luhmann（2002: 15-17）認為教育係一種有意為之的活動，旨在於促進人類

能力的發展與參與社會能力。教育系統會以「細微的多樣化」（Mikrodiversit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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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決假設，教育系統之反思則建立在「教學互動的細微多樣化」。教育系統之

描述或所稱的「教育學」（Pädagogik）與其他科學系統，可說是學科體系的分化

（diszinplindifferenzierung）（Luhmann, 2002: 202）。Luhmann 與 Schorr（2000: 41）

表示每個系統差異將導致系統產生系統指涉（system reference），系統以系統指

涉的方式運作，透過系統與整體系統、系統與其他部分系統、與系統自身三種不

同的關聯性運作。就整體系統而言，整體系統是由不同系統所組成的共同體，子

系統的功能表示其與整體系統之關係，任一系統所具有的功能，對整體均同等重

要，所以每個子系統的功能必須被分化出來。至於系統與其他部分系統之間，則

具有成效（Leistung）的關聯性（Luhmann & Schorr, 2000: 42），如政治系統能要

求教育系統培養出忠貞的子民，或宗教系統要求培養出有信仰熱忱的信徒，不同

系統間具有「輸入—輸出」的關係。系統本身具有自我指涉的作用，因此能由所

顯現的運作進行反思，了解運作在系統中的意義，進而擴大到整體系統，以了解

個別系統在其中所具有的意義（Luhmann & Schorr, 2000: 43）。Luhmann 這些對

系統性質的描述，在整體系統或整個社會系統而言，教育系統常需滿足其他系統

的不同要求，如為了讓經濟系統擁有優秀人才，教育系統便在此要求下進行人才

選擇及培養，藉以因應經濟人才所需。而教育系統所做的改變與選擇，則會影響

到整體社會，若教育系統只選擇教導「社會就業」所需的知識，是否人文哲學類

的學科將不受重視？這顯示教育的目的必須先確立，故以下先探究教育系統之

自主性。 

一、從 Luhmann 系統理論探討教育系統之自主性 

對 Luhmann 與 Schorr 而言，當教育系統的功能無法滿足其他系統要求，便

需要調節自身的功能，以實現外在環境之成效要求。系統這項自我調節的運作方

式，是教育自主性之表現（朱啟華，2017: 30；Luhmann & Schorr, 2000: 25-27）。

Luhmann 認為系統之功能、成效與反思，就是系統在分化過程中，系統與自身及

環境之關係。就教育系統而言，會與家庭、經濟或政治系統產生互動，教育系統

有時能滿足這些系統的需求，解決他們所面臨之問題，這是教育學的成效。但當

無法達成解決問題之目的時，就會促使教育學對自身內容與自身功能之反思。 

Luhmann 與 Schorr（2000: 41-44）認為，系統是以系統指涉的方式運作，透

過系統與整體系統、系統與其他部分系統、系統自身三個部分。以下將透過

Luhmann 與 Schorr 的觀點，探討疫情下教育系統之自主性。其回應的方式有下

列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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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系統與整體系統之關係稱為「功能」 

系統會產生許多功能滿足社會整體不確定系統之要求，並且根據社會發展

狀況進行分化，當環境出現問題時，子系統將被分化出來滿足整體系統之功能。

因此，功能指的是系統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如十八世紀時當時的家庭系統或宗教

系統已經無法滿足教育需求，於是分化出教育子系統（Luhmann & Schorr, 2000: 

42）。 

COVID-19 疫情之影響層面是全方位的，包括醫衛、經濟、心理、政治及教

育等，疫情改變了人們未來之生活型態、價值觀，也產生許多生活的新輪廓。教

育系統在這波衝擊下面臨無法實體上課之困境時，教育系統於是產生許多功能

來滿足社會對於教育的期待，如教育部喊出停課不停學的口號，希望透過線上授

課來維持教育系統的功能，讓科技協助度過疫情。 

（二）系統與其他部分系統之關係稱為「成效」 

成效是指該系統功能可否滿足其他系統需求。COVID-19 突顯了人類永續生

存發展的課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報告，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損失預計超過 2200

億美元，而全球預計有 55%的人無法獲得社會保障，收入損失勢將繼續影響整個

社會、教育和人權，嚴重時甚至影響基本糧食安全和全體營養狀況。民間社會組

織、媒體以及 ICT 技術伙伴，利用不同技術層次的方法，實施創新且符合國情的

方案，實現教育普及不中斷的目標（蘇慧貞，2020）。在這波疫情嚴峻時代，教

育系統透過科技將學習轉型，串聯學生、教師、家長甚至社區的網絡，彰顯教育

系統面對疫情時仍能保有學生學習之功能。但這功能是否能滿足其他系統之需

求？是否能透過教育讓學生除了滿足學習層面之餘，還能滿足心理層面之缺

失？若能有效解決學生因為疫情導致之心理層面問題，就代表教育學具有解決

教師教學問題之成效，教育系統有滿足其他系統之需求。 

（三）系統自身之「反思」 

當系統的功能與外在系統要求的成效二者出現不一致時，如教育系統之功

能是要讓學生學習，而外在系統要求教育系統應該達成輔導學生學習心理之成

效，若兩者間不能相互達成，系統會中斷自身運作進行自我檢討，這是系統對自

身的自我反思，因此教育系統對於不能達成外界所產生之期待成效時，會促使對

於教育自身功能之反思，所以反思與功能和成效會並存，要透過運作中斷才能得

到充分說明。這也表示系統會自我調節自身的功能，以實現外在環境之成效要

求，這是一種教育自主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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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 Maturana 與 Varela 的觀點看教師之自主性 

而教師是否也是自我生成之系統？Humberto Maturana 教授與他的同事

Francisco Varela 在 1980 年發表《自我生成與認知：生活實現》一書，共同構建

了一個系統的理論生物學，試圖將生命系統定義為獨立的實體，從外在（即觀察

者）的角度來描述的這種觀點，即生物體是自主的、自我指涉的和自我生成的封

閉系統（Maturana & Varela, 1980）。 

Maturana 與 Varela（1980: 77-80）指出機器必須有輸入才有輸出，輸出與輸

入之間具有必然性，缺乏自我生成之能力，需藉由外力擴大本身能力；相反地，

自我生成之生命體輸入與輸出沒有必然性，自我生成的能力可以擴大自身能力，

具有生命多變性與自我生成能力。因此可以得知機器的流程化、模組化是教師可

以善加運用的部分，學生對於知識性的問答可以重複無限多次，直至精熟，機器

人也不會感到厭煩。機器人的變通性低，僅能辨識已輸入的環境參數，然而有更

多的環境參數會受到不同的人、事、時、地、物的影響而出現變化，使得機器人

無法辨識，相反地，教師能辨識不同的環境參數而做出正確判斷與自我考察（蔡

依倩，2020: 81﹚。人類學習只需要利用有限的資料，而不像機器學習那樣需要大

量資料；人類學習可以舉一反三，而機器學習只能舉萬反一（譚維智，2020: 9）。 

從 Maturana 與 Varela 提出的觀點可以得知，在演化之過程中，生物體會有

所選擇，會有特質化產生，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之差異，有干擾因素產生導致演

化，修正原本不足之處。自生系統對於外在因素如何回應，是系統自己選擇回應，

而非透過外在期許回應。以生物學之角度：機器隨著外界自由輸入與輸出，但因

為是透過輸出與輸入進行運作，並不會對外界環境做出回應；而教師是自我生成

之生命體，具有自主反思能力，比起 AI 更能適應環境生存與發展。因此具有生

命力之教師不會被 AI 所取代，因為教師具有自我生成之能力，可以對外在環境

產生互動與自我認知，並進行自我覺察，因此面對疫情下之教育變動，教師有足

夠之自主性回應環境對於教育之連動。這個概念與 Luhmann 之系統論相近，於

是教師面對不同學生將給予不同的回應，這是因為生物系統具有生命性，不同於

機器，這也是教師不會被機器所取代的原因。 

因此 AI 時代帶來龐大數據，在知識儲備方面讓學生尋找資料將更迅速，於

是教師與課本不再是主要的資訊來源，使得教師的教學工作在 AI時代出現變化。

當大數據的資料變得容易取得，學生為何還要認真上課？更何況大量資訊來襲，

如何確認自己取得資料的正確性？該如何篩選合適的資料來運用？學生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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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思考發生事件之脈絡性？或者對於事件提出批判性思考等，這些能力對學

生而言並不容易。即使借助強有力的機器，人類的心智也不可能消化全部有用的

內容，因此如何選擇並聚焦於我們感興趣或者願意探究之相關資訊，才是關注的

重點（譚維智，2020: 8），而教師具有因時因地適時引導學生習得的能力，並因

應外在環境做出回應，具有自主反思能力，這正是教師不同於 AI 之處，亦是教

師不會被 AI 取代的重要原因。 

 

參、疫情蔓延下之教育現況與教育系統之反思 

 

在釐清教育系統自主性之後，Luhmann 與 Schorr（2000: 25-27）認為社會系

統以自我指涉之方式取代社會批判，心理（人）與社會運作會產生自我指涉，透

過選擇和反思進行回應，並從實質、時間、社會三面向進行反思。 

一、實質面向：應反思疫情下教學之目的為何？如何回歸教育之本

質？ 

教育目的是教育活動預定的理想，決定教育發展的方向，影響教育內容的選

擇，是評鑑教育效果的依據，使教育成為有意義、有方向的活動（張芬芬，2000）。

我國教育基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明訂：「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愛國教育、鄉土關懷、資訊知能、強健體魄及思考、

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

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

代化國民。」而個人接受教育的目的與意義，在於滿足基本需求、開發潛能、培

養能力與追求幸福（黃俊峰，2013: 52）。因此，為了達成教育目的，多數學生在

實體學校教育體制內學習會有正式課程（ formal curriculum）、非正式課程

（informal curriculum）與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正式課程係指學校所計

畫的學習科目，列於課表上，俗稱正課，如：國文、英文、數學等；非正式課程

係指正課以外學校安排的許多學習活動，如：典禮、儀式、集會、競賽、表演，

還有社團活動，係指正課之外的活動等；最後潛在課程係指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之

外，學生經由學習環境中人事物或組織、過程的接觸所產生的經驗，如：師生互

動、同儕關係、環境氛圍等（黃光雄，2000: 34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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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來臨後，我國教育部和各級學校紛紛提供網路上之教材，如學習吧、因

才網、均一教育平臺等提供給教師作為線上課程教材；許多教師忙於將學科知識

轉為線上型態，花費大量的時間規劃出提升學生興趣的線上課程，努力讓課程得

以不被疫情所影響，只是這些線上課程仍以「正式課程」為設計之目標。這顯示

教育部雖然喊出「停課不停學」之方式來因應疫情，但為確保正規課程和評量得

以延續，作法仍停留在將學習視為遵循並完成學校所安排的課程或功課。換言

之，學校停課、網上不停學的想像，教育系統還停留在「按表操課」的思維中—

—強調學生一律平等、紀律、接受指令、依據時間表、注重評量分數等，最後再

期待可以返學，或回歸「正常」的「學習」（許寶強，2020）。這樣的思維模式不

只臺灣，連美國紐澤西州的公立學校也是如此，當學校因下雪天被迫停課，但為

了要符合最低上課日數 180 天，紐澤西州教育局准許風雪停課日實施虛擬學校

日，而紐約州則認為並非所有的學生都可在家上網，若要安排在家上網必須事先

確定課綱（施正謙，2014），顯示各國「停課不停學」以正式課程為主要上課範

圍。 

但防疫期間只上「線上課程」就能達成教育目的了嗎？實體課程關閉造成學

生的不適應，有部分原因也是因為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無法進行。失去了實體

的課室，教學變成只有單向連結，難有同儕互動，各種的競賽活動也取消，同學

之間幾乎失去了交流的機會，在疫情蔓延之際，如何維持「非正式課程」與「潛

在課程」（楊逸飛，2021）？而線上教學的科技，能發揮正式課程的功能嗎？更

何況我們要求學生按照原定課表打卡上課，但在電腦螢幕背後的學生是否仍然

會遵循課表上課？學生在防疫期間停課之社交情感需求我們有關懷嗎？這樣的

情形是否變成「停學不停課」呢（葉明政，2020: 63）？ 

其實每個課程、學科都有它想達到的目的，也就是其內在有價值。Luhmann

與 Schorr（2000: 32-33）認為「教育」這個概念隨著包含所有社會中環繞人類生

活的影響力而擴展，這波疫情正好可以讓我們思考教育的本質。我們是要培養人

在社會上成為「有用」的人？或者 Kant 所謂之「成為人」（becoming human）？

「成為人」也就是目的，具備尊嚴和自主，跟有用是兩種不同觀念，連提倡分工

（division of labor）之經濟學家 Adam Smith 也指出我們在高度分工、不斷重複

工序之下的工作，雖能提高效率，然卻會導致道德和智性的衰亡（曾瑞明，2020）。 

所以我們應該回到教育本質，即教育之目的來思考，讓師生能透過線上教學

找到學生其他另類學習之可能性，或者引導學生有自學探究之能力，而非仍停留

在學生如何使用電子學習平臺學習，教師如何增進網上直播授課的技巧，或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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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監督子女的電子學習，以及如何透過電子郵件及學校網頁向學生發放教學

材料和功課，並進行評估、提供回饋等技術性操作（許寶強，2020）。 

1936 年 Einstei 在紐約州立大學舉行的美國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紀念會上說

道：｢如果一個人忘掉了他在學校裡所學到的每一樣東西，那麼留下來的就是教

育。｣（許良英等，2010: 173-174）。教師精選出來的用來教育學生的知識，應是

能對學生的智慧和品性具有鍛煉和提升作用的基礎性、原理性知識；學校教育通

過發揮知識的｢橋樑｣作用，讓學生獲得｢留下的東西｣（譚維智，2020: 9）。可見，

知識並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學生通過學習知識最終要獲取的是愛因斯坦所說

的｢忘掉所學知識之後留下的東西｣，這些｢留下的東西｣才是知識教學的真正價

值所在，知識只是獲取那些｢留下的東西｣的｢橋樑｣，教育的目的與核心價值並不

在於傳遞學科的專門知識，而是在於應該看見學生之多元之學習需求，進一步協

助學生內化成自主學習與思考能力。 

二、在時間有限下，教學技術是否可以保證提升學習成效？  

（一）疫情下之教學模式 

防疫期間全臺實體學校關閉，傳統知識之教學型態被迫改變，固定之教學空

間、穩定之教學時間、紙本教科書與課程資源，與學生面對面講授與師生互動等

方式，被線上教學資源、教學平臺、網路媒體、手機 APP 等取代，可見疫情蔓

延下傳統「教什麼知識」、「在哪裡教」與「如何教」被完全顛覆（譚維智，2020: 

6）。在面臨 COVID-19 疫情嚴峻的情況下，線上課程正是一種彌補因疫情停課，

轉換學習場域的一種學習形式（蔡明學，2020）。目前臺灣「線上學習」的主要

做法可分為三大面向（陳偉泓，2020: 3）：1. 由各縣市政府決定線上學習的做法

和方式，並自行選擇所使用的學習平臺或工具。2. 許多縣市要求要「按表操課」，

依照沒有停課的學校作息時間和課表進行線上學習。3. 大量借助視訊平臺如

Teams, Cisco Webex, Hangouts 等進行視訊教學。教育部於｢因應疫情停課居家線

上學習規劃｣中，提供參考的三種非實體上課的模式，分別為：同步教學模式、

非同步教學模式、與混合教學模式（教育部，2021）。 

1. 同步教學模式 

在學習環境中，教學者與學習者雖然分隔兩地，但仍能即時地進行教與學之

互動。為了達成教學過程中必要的互動，學習者通常使用線上教室應用程式，來

與其他學習者或教學者進行類似面對面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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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同步教學模式 

當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存在時間與空間的分隔，稱為非同步線上學習。通常

利用媒體科技來傳遞課程內容，並提供教學者與學習者、教材與學習者、學習者

與學習者之間的雙向互動。 

3. 混成教學 

廣義的混成學習則泛指結合應用不同的教學策略、教學方法、教學媒體、教

學科技的一種教學模式，涵蓋同步與非同步學習的一連串學習活動。混成教學課

程可運用同步與非同步教學模式，可讓線上教學時間更有彈性，亦可進行師生互

動，並提升學習興趣與成效。 

混成教學是未來的趨勢，數位教學與實體課程需相輔相成，混成教學也需要

系統化的教學設計，重構教學內容與結構，把疫情期間的線上教學與實體課程內

容、設計相互融合，從而切實地保障線上教學的質量和效果，也能發展出更多元

的教學模式（張栩陵，2020﹚。史美瑤（2014: 34-35）綜合美國教育部的研究以

及其他的文獻報告，歸納出混成學習有以下優點：學生的學習成效較高、增加學

生與學生之間以及師生的互動、促使教師改變教學方法和教學設計、保留學生學

習的過程與成果等。 

（二）線上教學技術之挑戰 

針對疫情期間突如其來的遠距教學，對教師來說，教師不僅需要具備傳統意

義上的學科知識、教學知識、與課堂實踐外，更被要求聚焦於課堂，關注師生間

互動、教學設計，以及資訊與通訊科技融入等，教師透過持續學習，探索和研究，

成為專業成長之終身學習者（顏國樑、胡依珊，2021: 23）。 

只是教師適應線上上課的模式會比學生辛苦，主要原因是學生對於使用網

路、行動裝置以及透過網上影片學習比較熟悉，屬於科技使用的｢數位原生｣者

（digital natives），而教師則有部分屬於｢數位移民｣者（digital immigrants）

（Prensky, 2005）。因此面對線上教學，多數教師須花費較多的時間與體力準備

認知與情意兼顧的電子教材，雖然「網路跨越時空的特性｣，可節省教師課堂講

解時間、提高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參與的優點。但是教師需要比傳統的教學花費

更多的時間與體力在準備教材與線上的溝通與互動上（劉玉玲，2014: 6）。在數

位課程設計方面，有一用語為「數位教學設計」，是指教師如何在同步或非同步

教學裡有更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例如如何在線上發表、分組討論、問答、甚至是

製作專題、競賽，都是需要經過仔細的設計。在傳統的線下課程，教師可以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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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反應即時判斷學生的學習狀態，而在線上直播授課的過程中，卻很難做到這

一點（莊詠慧、林芷伃，2020）。 

學生部分，從原先在固定時間到校上課之模式，到現在的線上教學，將使學

生的自由度提升，考驗的是學習者有沒有足夠的自發動機，學習的主控權會因此

回到學生身上（莊詠慧、林芷伃，2020）。況且學生對線上教學沒有任何使用經

驗，要在短時間內適應及習慣新的教學模式，恐怕會有適應上的困難。同時，線

上課程無法滿足實作課程設備的需求，也將導致學生的學習動力下降。因此如何

調整線上教學的課程內容與方式，以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確保教學執行與學習

成效，即成為教師和學生們的共同挑戰（張栩陵，2020）。 

（三）教學技術缺失與溝通系統理論 

疫情發生之際，許多課程進行改以線上課程為主，並將這波教育重心放在科

技工具與技術之提升，與教學者科技運用能力，希望透過系統化之教材和豐富課

程設計，提升學習者線上學習之成效。只是，若僅倚靠科技來引領線上教學，是

否容易陷入「技術浪漫化」的思維？欠缺透過批判的角度來省思：不同教育脈絡

對於線上學習所形成之各種限制（Benyon & Mackay, 1989）？這些教學技術是否

可以保證提升學習效果？這涉及教學技術缺失產生之教學成效不彰問題，這也

隱含教育系統可否發展有效的方法或教育技術。面對這波線上教學之考驗，以下

將透過 Luhmann 系統理論之觀點探討教學技術缺失之問題。 

1. 教學技術缺失 

Luhmann 在探討教學技術缺失與溝通問題時，認為這裡指的「技術」在教育

理論中有其特殊的用意，不是指特定的科學形式或者科學知識的應用科學，而是

有規則的想要達成某種目的，並且根據過程而發生改變，例如，什麼教學法可以

達到教學目的，其中「教學法」是一種技術，而「教學目的」是一種改變的發生

（Luhmann & Schorr, 2000: 131）。當技術越依賴情境或受影響時，技術越不穩定，

也愈容易被修正。當技術無法達成目標，技術缺失之問題就會出現，但並非按照

規則進行就能達成目的，技術缺失之原因主要在於：做為社會系統之教育系統或

教育系統中存在｢雙重偶連性｣之問題（朱啟華，2018: 36）。 

Luhmann 認為在教室教學的活動，教師與學生之間存在兩個心理系統，他們

的關係是建立在雙重偶連性上，這概念在教學情境中師生雙方均得知，任一方可

能以其他方式行動，不同的系統互動是建立在互相預設雙方可能採取的行動基

礎上。即教師排除學生可能出現的理解或學習方式，假定學生只會以教師所要傳

遞知識的方式，來掌握這些內容；而學生也會假定教師排除其他可能的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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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只以符合學生程度方式進行互動。且由於個體是個系統，並與其他系統相互

關聯的環境中，在時間的條件下，系統會藉由自我指涉與這些系統產生相關性

（朱啟華，2013: 205）。教師要完全達成教學目的與學習目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情，因為無法排除任何可能發生的因素，因此師生互動充滿雙重偶連性，教師無

法透過單一教學活動達成教育目的（Luhmann & Schorr, 2000: 133）。這表示教育

與教學是師生互相化約雙方諸多可能性所形成之社會系統，是經由選擇所形成

之關聯性。 

教學技術缺失存在於師生互動間之雙重偶連性，也因此在學生程度差異過

大時，有些學生跟不上課程進度，但教師的教學仍必須繼續進行下去；而程度較

佳的學生，教師的教學卻無法提供他們更多符合程度之內容（Luhmann & Schorr, 

2000: 136）。因此，在班級互動內師生彼此會互相知覺，教師可以覺察自己的教

學活動有無引起學生注意，學生也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否引起教師注意，但這不

一定表示他們會按照教師安排的方式進行學習（朱啟華，2013: 206）。上述說明

教師為了實現教育目的，對於學生有諸多要求與限制，但學生不必然會依照教師

預定之教育活動進行學習，也因此學生就算達成教育目標，也不必然是透過教師

所構想之學習歷程而達成目標。這顯示學生在學習歷程之不確定性與可能性，突

顯學習者自主性之問題（朱啟華，2018: 37）。 

造成雙重偶連性充分且必要條件是溝通，因為雙方知道彼此會採取不同的

行為，所以溝通是某種行為的持續。因此每一個行為動作都可以被解釋為選擇

（Luhmann & Schorr, 2000: 134）。因此，解決教學技術缺失前必須先了解溝通系

統之相關問題。 

2. 溝通系統理論 

Luhmann 認為溝通是一種運作，且具有選擇性的，意味著必須在不同的可能

性中進行選擇，溝通就是選擇的加工處理，溝通進行選擇，並做出選擇的決策。

溝通是一種三位元的選擇過程，包含(1) 訊息的選擇，(2) 告知的選擇，(3) 接受、

理解的選擇（Berghaus, 2004/2016: 101, 104）。前兩種選擇發生在傳送者（即教

師）身上，第三種選擇則是發生在接收者（即學生）身上。 

由上述可知，教師必須有所認知教學活動所傳達的訊息，並非是教師給予

的，訊息反而是觀察者建構出來的，唯有透過一個注意到某種意涵，並將此意涵

予以歸因的選擇性行動，某種事物才會被製作成訊息（Berghaus, 2004/2016: 106）。

因此訊息的建構始終是系統（學生）自己的成效，而不是環境或教師建構的資料。

其次，告知是一種選擇，學生因為某個特定訊息而否定其他可能訊息的決策，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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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自己這麼做或者不這麼做的自由（Berghaus, 2004/2016: 109）。第三、理解到這

關乎的是一項告知，而不是正確理解其所告知的哪些內容，或者某人作的哪些意

義建議（Berghaus, 2004/2016: 111）。 

換言之，Luhmann 將傳送者的地位翻轉過來，因此並非教師告知之意圖，而

是學生將其視為告知的詮釋，決定了溝通是否存在。不同於我們一般習以為常的

觀點，溝通並非達成共識，而是差異（理解訊息與告知之間的差異），並且將之

作第四種選擇：銜接溝通（Berghaus, 2004/2016: 135），即學生產生對於意義的理

解。故教師必須體認教學者傳遞的資訊並非老大，而是學生自我選擇指涉後的訊

息才是影響其行為的主軸。 

社會系統理論是以「系統／環境」的差異區分作出發點，但之間並不存在嚴

格區分。系統不僅是偶然地與適應地以環境為取向，在結構上，系統是不能在沒

有一個環境的情況下而存在（Luhmann, 1995: 16-17）。是以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

動，涉及溝通，以溝通系統和雙重偶連性下可以發現，學生學習情況是依據學生

個人的學習情況來決定，學生學習狀況良好，代表學生理解之本身被理解之後，

溝通才會產生；學生學習失敗，代表個人學習意願與動機低。有些教學行為可以

短暫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但其實這些行為只是一種訊息，例如快樂的環境訊息

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李怡璇，2015: 77）。 

然而不論是線上教學或是實體教學，皆會產生 Luhmann 與 Schorr 所指的技

術缺失問題，因為社會系統中之教育系統或教育系統中所存在的雙重偶然性。師

生的互動是建立在認為已經了解對方之互動上，由於雙方是以預設相互理解為

依據，所以在教育過程中，教師會發現學生的回饋有時不是自己預期的；學生也

會發現自己理解內容並非教師所要傳達的訊息，因此，具有普遍性之教育或是教

學技術並不存在，也無法保證教育成效之必然性（朱啟華，2018: 36）。這顯示我

們不可過度浪漫化線上教育之可能性，如何在虛擬空間營造一個師生都可以有

效互動的學習環境，是一大重要考驗（蔡瑞君，2020: 39）。隨著科技進步，即時

線上同步會議模式或許可以作為改善之方法，但是同步會議的教學模式也不能

適用於所有學生和學習情境（Moreillon, 2015），任何形式之線上教學仍有其教育

上之侷限性。不過，雖然教學具有雙重偶連性，教師也不必過度氣餒，教師只要

隨時試探或者注意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態度，即便教師有選擇化約的標準，從不斷

預設行為到設定教學行為，調整教學行為後再預設，就能減緩教學成效不彰的差

異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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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面向和選擇有關：教育系統之選擇觀點，可否增強教育之公

平性？ 

（一）教育系統之選擇觀點 

1. 教育系統具有選擇功能之原因 

早期的社會，教育並沒有選擇的功能，學校系統仍處於混亂狀態，教育改革

者未有社會成員由低階往高階層流動之可能性（Luhmann & Schorr, 2000: 266），

十八世紀以前只有自然選擇，即家族事業世襲情況，廚師的孩子適合烹飪，木匠

的孩子適合木工等。但學生進入到不同系統，應當依照學生的能力而定，而非依

照學生之家庭背景做出選擇，於是教育選擇是依據學生之能力和興趣進行選擇。

又教育選擇因為可透過成功的教育，來改變個人的社會階級，教育選擇侷限到與

未來生涯相關之教育，於是教育選擇因應社會功能分化逐漸轉變為社會選擇，學

生為了未來職業，選擇適合社會功能之需求，因此教育本身應有選擇的功能以符

合社會系統。十九世紀之後國家掌控教育考試與選擇，強調個人的努力與競爭可

以改變或提升個人社會地位（Luhmann & Schorr, 2000: 269）。於是教育系統為了

符應其他系統需求，為培育專門職業人才而加強該領域之考試，忽略學生興趣與

個人發展，產生社會選擇之概念。教育系統為了符應社會系統，從自然選擇衍生

到教育選擇，轉變至社會選擇，說明選擇意味著公平，每個人都有改變自己社會

階層的機會（李怡璇，2015: 62-64）。 

2. 教育系統產生選擇之過程 

系統具有選擇之功能，個體的天生能力並非平等，教育雖然採取平等的概

念，試圖減少技術或忽略外界干擾，但從未能達到平等。因此，平等應該要避免

偏差或篩選出不平等之情況，並至少給予個體公平且平等的選擇過程（Luhmann 

& Schorr, 2000: 255, 257），每個學生之學習方式與先備知識不同，不同因素的差

異容易造成教育選擇的不平等，讓教育選擇過程中，應給予差異原則賦予學生公

平之機會，若是遇到特殊情況的學生，應視不同狀況而調整教學，如差異化教學、

文化回應教學等方式，達到公平正義。但選擇過程中亦有可能產生學生才能不

足、未來生涯發展不確定性、師生互動偶連性、教學技術缺失等問題，這些問題

可透過考試來檢視與探討，教師可藉此反思自己的教學狀況（李怡璇，201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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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VID-19 疫情下之教育系統選擇之反思 

1. 教育系統回應其他與自主系統 

朱啟華（2017: 30-31）指出教育系統分化是有意識以偶連的方式回應外在要

求，但這項回應是否完成滿足外在系統或環境之要求，並不是教育系統能掌握。

其次，教育系統與外在系統之間，是以互相預設了解彼此需求並能得到滿足的方

式運作著，對於 Luhmann 與 Schorr 來說這就是教育系統雙重偶連性，而非要教

育系統保持獨立且不受外在系統干擾。 

就教育系統而言，會與家庭、經濟或政治等其他系統產生互動，教育系統有

時能滿足這些系統之需求，解決他們所面臨之問題，這就是教育學之成效。但當

無法達成解決問題之目的時，就會促使教育學對於自身內容，即對於自身功能之

反思。當教育系統的功能無法滿足其他系統要求，就需要調節自身之功能，以實

現外在環境成效之要求，系統這項調節之運作方式就是教育之自主性（朱啟華，

2017: 30；Luhmann & Schorr, 2000: 43-44）。 

教育系統為了符應其他系統的需求將針對本身進行反思與調節，如為了 AI

科技發展，教育系統反思後，即採取加強數理等方面領域的教育；又如 COVID-

19 疫情發生以來，對抗疫情已成為全面性之戰爭，政府採取一系列公共衛生防

預措施，顯示公共衛生系統與社會系統運作得宜，這連帶也影響到教育系統，教

育系統若能滿足這些系統之需求，解決他們所面臨之問題，這就是教育之成效。

但當無法達成解決問題之目的時，就會促使教育學對於自身內容，即對於自身功

能之反思。於是這階段的國家需要高素質公共衛生人才，而現有公共衛生教育和

人才供給不能適應新挑戰和新要求，醫療系統和公共衛生系統人才培養相互獨

立，不利於重大疫情中預防控制、治療和科技研究緊密結合。於是教育系統進行

反思，宣導與培育醫學與公共衛生領域之人才，加重醫學與公共衛生方面的教

育。也因此，當醫學系統影響教育系統現場無法進行實體上課，教育系統與外界

其他系統進行互動時，選擇對於教育方式進行反思與回應。故是系統自己在選

擇，而非環境在選擇。 

2. 加強教育的公平與包容性，關心弱勢學生 

疫情期間，學生個人條件差異較大，教育公平問題在全球教育系統內部再次

聚焦，各國為了改善弱勢者學習狀況，致力於消弭數位落差問題，弱勢學生可以

在學校以低成本方式取得「親近網路」和「獲取資訊能力」，但疫情爆發後，學

生不能到校上課，弱勢學生除了失去親近網路之機會外，採線上教學模式時，將

產生更大落差，學生之家庭社經地位，將影響學生獲得資訊和使用資訊能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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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落差及階級複製的情形也會急速加劇（蔡瑞君，2020: 42-43）。因此，教育系

統可以選擇透過差異化之協助，關注特殊需求學生，如 OECD 在《2020 應對

COVID-19 教育指南》中，建議多關照特殊群體學生，因為這些特殊需求之學生，

在遠距學習時將會遇到更多困難，學校應該在設計課程時，了解學生學習習慣、

學習基礎與學習興趣，探索更適合學生之教學法（田蕊、熊梓吟，2020: 9-10）。 

 

肆、Luhmann 系統理論對環境之回應方式 

 

一、循環的教育系統 

作為一個有意義的系統，個人與社會系統都是以循環的方式附屬於他們所

處的環境，這意味著他們的經驗與行動可以將任何與環境有關的回應也帶回系

統。即可從功能系統的角度出發，將其主要功能投射回社會，然後向社會要求改

變其結構，以實現更好的教育。當我們處理教育系統的偶連性公式時，我們將回

到這一點，教育系統運作是偶連的，它會選擇其教育目的，即是教育系統的偶連

性公式（Luhmann & Schorr, 2000: 45）。依照 Luhmann 之觀點，教育問題的回應

方式，必須從系統功能的角度來思考，才不會陷入一種問題的自我指涉循環中。

如在 COVID-19 疫情肆虐下，弱勢學生因為經濟問題、因疫情產生營養不良、或

面對親人生離死別引發之心理因素等問題，造成學生學習落後現象，並不會因為

他們學習缺席，而被社會摒除，他們依然是學校這個系統的環境，並且透過系統

的相互滲透，回過來影響教育系統。 

教育是人類一種有目的的實踐活動，教育系統有其自主性，可以選擇、吸收、

改造、利用環境，教育系統對於環境的選擇包括教育訊息內容、教育時機、教育

地點的選擇等，因為環境有積極與消極兩面，若聽任環境支配，教育將失去其自

主性，教育就無法實現其促進社會和個人全面發展之系統功能。教育系統之選擇

性可以利用政策對教育創造良機，亦可選擇最佳的教學內容和教育思想觀念。其

次，教育系統對於環境之應用，可以選擇環境對於教育系統之有利因素，將其轉

化為促進教育發展的能量，如優先發展教育之策略、社會對人才的迫切需要、其

他系統對於教育之重視和投入等，利用環境改善其結構，加速教育系統之發展。

最後，教育系統對於環境之改造，透過教育系統之教師用自己良好的教學品質，

改善了學生、家長與其他系統的互動與面貌（徐建培、周明星，2000）。因為系

統不可能獨立於環境，系統和環境之關係是循環的，兩者會相互限制，在 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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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疫情下，環境要求教育系統分化出因應環境變化之教育功能，教育系統亦可

讓環境改變其結構，以實現更好的教育。 

二、回應方式——偶連程式 

教育系統之自主性表現，對 Luhmann & Schorr（2000: 69-70）而言，就是指

教育系統如何回應環境要求，這項自我調節的運作方式，會因為系統間認知落差

做出不同回應，這種回應稱為「偶連程式」（kontingenzformal）。Luhmann 與 Schorr

將十八世紀進入功能分化後之教育系統，分為三項不同之偶連程式：人完美

（Humane Perfektion）或者圓滿性、陶冶（Bildung）及學習能力（Lernfähigkeit），

這三項不同之偶連程式是 Luhmann 與 Schorr 分析教育系統在不同時空背景下，

對外在環境的回應方式。 

（一）人完美（Humane Perfektion）或圓滿性 

十八世紀初的教育目的仍以培養接受博雅教育的個體為主，就是陶冶個體

之圓滿性（朱啟華，2017: 31），圓滿性預設人的存在有不同階段，且可以逐漸提

升達到圓滿的目的，強調人自愛的本能，所以會朝著追求自身目標並改善缺點的

方向發展（Luhmann & Schorr, 2000: 71），人可以透過後天學習達到完美的境界。

但在十八世紀社會分化趨於明顯之際，教育系統以傳統重視人文陶冶為主，但另

一方面又要重視，未來個體能否在勞動分工上得到適當之職業，因此以人完美作

為教育目的，因為無法回答教育系統回應環境所提出之教育成效要求（Luhmann 

& Schorr, 2000: 72-81），故轉向以陶冶當成為偶連程式的調節方式。 

（二）陶冶（Bildung） 

因為人完美強調人內在稟賦之展開，陶冶則指出這些能力可以透過人自主

參與，在教育歷程中提升其自主性而達成，所以在陶冶階段更強調透過學習對象

之過程，開展學習者之能力，這也顯示當人完美的偶連程式，無法在博雅取向與

職業取向間找到平衡點時，轉向以教材作為教育活動之重心，因此教育系統轉為

與知識系統成為重疊領域。只是教育系統並不關注那些知識應當納入學校教學

中，而是注重知識應當如何安排才能使學生擁有均衡之發展能力（Luhmann & 

Schorr, 2000: 81-94）。 

（三）學習能力（Lernfähigkeit） 

當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知識內容累積快速，教育系統不可能使學生在學校學

會所有之知識，於是教育系統的趨勢，逐漸偏向以培養學生學習能力為主，在具

體教育活動中，學生可以學到某些對象或行為，同時也可以解決未來未知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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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項能力在不斷分化之社會中有其必要性（Luhmann & Schorr, 2000: 101）。

就社會演化之角度，學習能力強調的是學習者預備將所學運用在新情境中的狀

態，是一種能面對情境之轉換能力，也是社會系統演變之相關現象，若系統有較

高的複雜性，就會要求個體及外在系統也具較高轉換能力（Luhmann & Schorr, 

2000: 97）。 

但學習能力並非教育系統所要達成的最終產物，而是學生因應情境變化的

能力，學習能力的培養，要通過有計畫的教學題材與方式，以便於偶發的內容有

所區隔，所以學習能力作為偶連程式與教學有密切相關（朱啟華，2017: 36）。但

學習能力之適用亦有其侷限性，以學習能力作為偶連程式，包含確定性與不確定

性，確定性是指對個體而言，要界定他們具有的先備能力；而因為無法明確掌握

世界會變化到何種程度，人們只能假定自己所學的能力可以運用在外在世界上，

這是個體學習能力所面對的不確定性（Luhmann & Schorr, 2000: 100） 

三、Luhmann 系統理論在疫情蔓延下之回應方式 

根據 Luhmann 的觀點，教育系統主要是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並以其作為

未來發展進行選擇之依據與條件，因此教育系統做為社會的一個次級系統，面對

COVID-19 疫情蔓延，必須處理教育系統內部所引發的一連串問題，並且從系統

功能的角度進行反思，依此調整教育的制度，如教學方式或者評量方式等，讓教

育的社會功能可以發揮效用（吳美瑤，1999: 146）。我們可以發現，各國紛紛提

出「停課不停學」之口號，想要延續教育對於知識教學授課之常態，但在瞬息萬

變之現在，學習者作為一個系統，能一邊運作，一邊反省規劃運作方式是否達成

原始目的，表示學生可以一邊學習，一方面又同時反省這些學習內容與方式可否

解決問題並進行自我調整（Luhmann & Schorr, 2000: 101-102），亦因教育系統具

有自主性，有能力可以回應環境提出之需求，讓系統得以延續。事實上，每個學

生在學校學習過程，都有可能因為生活中的偶發事件，而產生短暫的學習落差，

學生可能因為忙碌地思考因為疫情所帶來的生活困擾，而與線上教學課堂上之

教學互動系統產生隔閡，學生與教師的溝通依然產生未必可能的偶連性，故學習

落差仍然是有可能發生的，所以此時重新調整學校制度，建立起一個能讓學生學

習與獲得學習能力的規畫將十分重要（吳美瑤，1999: 147）。強調學生學習能力

之培養，可以使學生在面對變動環境時，有自我改變的準備（朱啟華，2017: 37）。

教育系統之可能作為，則有非常多可能性，可以根據不同地區之社會文化脈絡，

如利用家長會、社區團體等，來創造學生學習之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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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從 Luhmann 系統理論反思教育之可能作為 

 

Luhmann 與 Schorr（2000: 45）認為教育作為一個有意義的系統，從功能系

統的角度出發，教育系統運作會以偶連的方式選擇教育目的，來回應當前社會環

境。在 COVID-19 疫情肆虐下，雖然帶給教育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也為教育系統

可以重溯與反思教育本質與教學模式該如何變革。Luhmann 與 Schorr 對於教育

系統即以三個面向來進行反思：1. 教育在實質上的自主性與教育本質問題；2. 

教育在時間上的線上教學技術問題；3. 教育過程在社會選擇性負責的問題。這

三個意義面向分別是屬於實質面向、時間面向、社會面向在教育上的具體應用。

以下將以 Luhmann 系統理論的觀點來反思教育之可能作為。 

一、就實質面向而言：培養資訊判讀與跨界思維能力 

（一）培養資訊判讀能力 

疫情期間的確診人數數字到防疫物資的管控對策等資訊，充斥著我們的生

活，學生的心情也隨之起起伏伏，當錯誤誇張的資訊流竄時，將可能造成恐慌、

不安、悲觀、憤怒的氛圍，因此如何辨識資訊正確性，以及了解資訊內容，可以

適度減少因陌生與誤解帶來的不安及憤怒。 

教師可以選取與安排促進或激發學習動機有關之題材，並加以資訊判讀。此

時老師可以和學生學習如何詮釋疫情中的訊息？思考不同政策方案的利弊？面

對 COVID-19，學生進行線上學習時，教師更應該發揮引導的特性，讓學生學習

反思，強化學生自主學習之素養（楊宗明、鄭勝耀，2021: 37）。 

（二）跨界思維與教學 

從教師的角度來說，最需要提升的，不僅僅是資訊科技之操作技能與教學目

標、課程資源的統整方式，而更應該了解在現代資訊科技的助力下，與每一位學

生展開密切教與學的對話關係，這才是以｢人｣的發展為目的的教學改革其根本

所在（趙建軍，2020: 1）。教師可以拋出議題讓學生思考，疫情下不能面對面時

如何跟家人溝通？在疫情下如何學會關愛及扶持？同時反思我們生活中哪些決

定會如何影響別人？因為防堵疫情在於減少人與人面對面的連結，卻正好反映

出：在疫情之下，人與人的連結比任何一刻其實都更強。更必須讓學生學會如何

共善，在危難中將是更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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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教師必須將教學落入生活化的情境，結合主體、科技和生活，而「跨界」

（transform-boundaries）的教育則是跨學校、跨媒體、跨社區、跨國度，甚至是

跨越以人類為中心的視野，進行彼此尊重的互動，嘗試建立互相支援、補足、批

判、挑戰、反思的學習空間（郭代璜，2021）。讓學生能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

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

生活、生命問題。當教師在教學溝通上有障礙或停滯不前時，師生間必須考量對

方的情境，老師亦可以從文化或環境中，以學生容易理解的方式互動，未來將會

更依賴新創科技來彌補混合學習環境造成的資源鴻溝，並適應遠端學習的要求。

這些新技術有望保持面對面教學時的優點，並盡可能地降低教學模式轉換時所

帶來的影響。讓學生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同時擁抱數位學習的效率並即時瀏覽教

師創建的教材內容、課程和實時協作。透過 Luhmann 的觀點，代表老師吸收的

能力若能更強大，則更能提供學生更多讓他們可以察知的訊息；多元的教學平

臺，則可賦予教學更多意義，讓學生在訊息的選擇上更寬廣或者貼近學生生活經

驗，從訊息的化約到途徑的選擇，乃至於減少理解的誤差，可以銜接溝通再探討，

並以學生為主體的互動，讓學生願意學習，喜歡學習。 

這種跨領域的統整學習思維，與教育部 108 年公布之課綱素養導向學習，及

芬蘭 2014 年公布之基礎教育新課綱皆不謀而合，透過跨領域的統整學習，將有

助於核心素養的培育，透過主題或議題式的統整課程，學生的學習歷程就能漸進

導向工具使用、溝通合作、解決問題和關懷行動等核心素養。如安排特定的學習

任務或問題情境，引導學生發展問題意識並提出關鍵問題，透過反思來調整學習

或深化素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吳璧純、詹志禹，2018: 54）。教師可以

視情況，選擇刺激學生學習的題材與內容，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教師並隨時保持

教學、評量彈性，並轉為有趣的學習。 

素養導向之教學中，各種形式的教學策略會導致多元的表現評量，這些不同

之教學策略，正適合運用在疫情中的教學評量。108 課綱提倡之素養導向的評量，

強調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以往的紙筆測驗多著墨於知識和理解層次的評

量，素養導向則較強調應用知識與技能，以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除了真

實脈絡之外，問題本身應盡可能接近真實情境中會問的問題，讓學生了解所學與

其生活或職涯發展的關係，以正向態度引導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素養導向試

題，可讓學生體會到學習是有用的，進而提升學習的興趣；反之，不合理或不必

要的問題情境則可能導致學生質疑學習的必要與重要性（任宗浩，2017），因此

疫情中，教師可以靈活轉換將口頭發表、產出作品、報告、紙筆評量、運用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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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直播等方式，與教學設計相互結合，提供學生促進學習之評量並且支持跨界

思維與教學。 

二、就時間面向而言 

教育活動具有化約性，無法完全掌握是否透過這次教育活動，即可立刻達成

教育目的。但即便現在無法呈現教育成效，未來也有機會種下一顆希望的種子，

運用教師賦予的教學知識或者學習能力，將經驗或學習成就感遷移至其他能力，

透過成功的經驗內化成學生的學習能力。COVID-19 疫情前我們相信似乎只要進

了學校，好或壞的學習型態都被掩蓋住，當實體學校被迫捨棄後，各類學生學習

的真正問題也一一浮現。多元的社會當中，教育本來就不該只有一種態樣。我們

必須認真看待：確實有些孩子要適應學校型態的學習團體是困難的，但過去我們

的教育系統，卻會迫使這些孩子長時間的待在學校，忍受著痛苦。線上教學是一

種新的趨勢，有的學生受惠於它的便利快速，但卻也是有學生無法僅僅與電子媒

體互動而獲得任何學習效果（楊逸飛，2021）。這也是 Luhmann 認為學習者該具

備之學習能力，透過學習能力面對各種不同環境與狀態，做出轉換因應的能力，

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與熱情，學習如何安排自己的學習時間，

讓學生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蔡瑞君（2020：44）認為自主學習有兩種層次，第一種是教師與學校課程導

向的自主學習，如翻轉教學之教學模式，由教師規定教學影片，之後再針對內容

討論學習；第二種則是學習者本身對於某種議題有興趣，不需要教師教學指令就

可以自行搜尋資料而自主學習。前者以課程綱要為主，但若只為了獲得好成績，

當誘因不在之後可能自主學習就不再持續；後者則不侷限於特定範圍或主題，且

不受課程架構限制，面對未來挑戰，未來的學習並不限制在課堂中。在商業周刊

（李雅筑、侯良儒，2020）採訪報導中，均一教育平臺呂冠緯執行長即表示：「未

來城鄉差距不一定會擴大，但『有能力自學者』跟『被動學習者』能力差距會加

速擴大。這代表，未來將是自學者的天下。」 

三、就社會面向而言：走向合作且包容的教育系統 

（一）教育系統內外合作，創造多元互惠教育系統 

面對疫情多變之世界，傳統之知識與教學學習模式逐漸式微，單打獨鬥的教

育已經不適合現今的教育系統運作，更應該透過彼此跨界合作，創造多元互惠的

教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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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統內部可以透過各類型的學校與教師進行合作，嘗試打破區域或國

家邊界，建立教學合作、知識共享之多元化平臺，推動全球教育之發展。在學校

層面：不同學校之間若使用相同教材，應該積極展開跨校合作，進行教學資源共

享，以減少人力與物力上的成本；教師層面上：教師們也可以成立教學專業學習

社群，透過各方的教學經驗分享，了解其他地區或者國家面對疫情時的教學經

驗，穩定教師的教學心情，給予年輕教師或者在其他具有挑戰性的環境中工作之

教師，提供更好的專業與支持。其次，是教育系統與外界之合作，包括與家長、

民間機構、企業等，建構一個探索創新的教學模式，培養未來優秀的人才。這樣

既可以進一步促進教學資源的靈活運用，亦可以協助處於學習劣勢的學生，成為

跨越時空的全球化教學共同體（田蕊、熊梓吟，2020: 12） 

（二）關注被邊緣化之學習群體，給予多元且包容之教學方式 

對於 Luhmann 與 Schorr 來說，教育系統與外在系統之間，是以互相預設了

解彼此需求並能得到滿足的方式運作著，這就是教育系統雙重偶連性。因此在疫

情蔓延下，學校系統應該預設對於弱勢學生群體之關注，包括社會底層或其他被

邊緣化之學習者，讓這些學生的需求能得到滿足的方式運作，給予多元且包容之

教學方式。 

1. 關注特殊族群的學習持續性 

對於特殊族群而言，透過相關措施協助其維繫學習進行，避免因為數位學習

的困難而中斷學習，在家裡無法獲得完善學習機會的孩童應該早日回到教室，如

偏鄉學生可考量分組到校上實體課程。「紐約時報」就曾多篇報導提醒教師關注

遠距教學下的弱勢學生，遠距教學期間，學生缺席率創新高，學生在閱讀表現急

速下滑。因此美國許多州的學校採混合課程，安排學生分組到校，一部分上實體

課，其餘從遠端學習，以確保學習成效（趙俊祥，2021）。 

2. 多元且包容的教學方式 

教育系統應提供多樣性工具彌補數位差距，並運用個別關懷方案彌補弱勢

學生的數位學習落差。若線上課程能讓學生使用手機就能參與，則不須使用到高

端科技，這樣就可以讓更多弱勢學生學習。此外，因為目前線上授課都是依照原

本課程時間開課，對於需要照顧家人、與他人共用電腦、有時差的學生造成壓力，

因此、嘗試非同步課程可能是一種好方法（阮孝齊，2020）。教育系統亦可持續

提供學生線上學習資源，如圖書館、免費電子書借閱、影音資源與線上課程，讓

學生有更多元且包容性之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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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從 Luhmann 的系統理論可以得知，教育系統如何回應環境要求，這項自我

調節的運作方式，會因為系統間認知落差做出不同回應，就是「偶連程式」，

Luhmann 認為學習能力強調的是學習者預備將所學運用在新情境中的狀態，是

一種能面對情境之轉換能力，這正是遭遇 COVID-19 疫情下的學習者須具備之

能力。因疫情中，老師只能有限度的監督學生進度，尤其採線上教學形式容易忽

略忽略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且較難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或者無法預期學生是否具

有強烈學習動機（林進材，2021: 140）。從另一角度去看，這是否為一個解放契

機？讓部份學習權回歸到學生身上，成就更多的自主學習。 

 

陸、結論 

 

面對 COVID-19 疫情考驗時，教育系統將啟動教育自主性，教育系統會產生

許多功能滿足社會其他系統之要求，如教育系統透過科技線上授課來維持教育

系統之功能，滿足疫情下之教學需求；其次，教育系統會滿足其他系統之需求，

如醫療系統期待透過教育系統，在疫情嚴峻下進行培育醫療系統所需之公共衛

生人才；最後，當教育系統與外在系統要求不一致時，系統會中斷自身運作進行

自我反思。 

在 COVID-19 疫情下教育系統會從實質、時間、社會三面向進行反思。首

先，反思疫情下教學目的，並確定教育系統之目的為看見多元之學習需求與學生

之學習能力；第二，在時間有限下，教學技術具有雙重偶連性，透過線上授課將

產生技術缺失，導致教學成效不彰之問題；最後，社會面向與選擇有關，教育系

統選擇的觀點，應給予差異原則賦予學生公平學習的機會，而教育系統之選擇目

的是回應其他系統與自主系統，並且加強教育的公平與包容性，關注弱勢學生學

習權。 

以 Luhmann 的觀點，個人和社會系統都是以循環的方式來回應所處之環境，

於是疫情蔓延造成環境的改變，教育系統也會跟著改變回應疫情，以實現更好的

教育。教育系統回應環境之自我調節方式，稱為偶連程式，從十八世紀開始，教

育系統分別有人完美、陶冶和學習能力三種偶連程式回應環境。其中學習能力是

教育系統反思最核心的偶連程式，教育只有在預設學生學習能力之情況才有可

能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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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角度而言，面對疫情蔓延時產生之教學型態變異，學生隨時可能無法

面對不在學校進行面對面的學習，故學生要對此變異進行選擇且做出回饋，學生

也會因為線上教學的狀態，和自己所設定與外在系統及環境產生互動，進行反思

與自主學習，達到自身與外在環境之平衡，產生學習狀態之穩定性。 

相較之下，教師面對後疫情時代之教學變異較多元，除了面對學生之外還有

學校方面、家長方面與社會等層面，教師會針對實施線上教學產生之教育措施進

行選擇與化約，教師一旦掌握線上教學或者混成教學的教學決定，就會試著以此

措施和學生的回饋達成一致，希望能教導學生知識、陶冶學生人格與學生自主學

習能力。 

最後從 Luhmann 的系統理論觀點，可以從三方面來反思教育之可能作為。

第一，就實質面向而言，培養學生在疫情中資訊判讀與跨界思維能力，以實踐教

育之目的；第二，就時間面向而言，選擇能刺激學生學習的題材，引起學生學習

動機，也許無法立即看見教學成效，但只要學生保持自主學習的能力，就能面對

各種不同環境與狀態，做出轉換因應的能力，並且改善教學技術缺失之問題；最

後，就社會面向而言，透過教育系統內外合作，關注被邊緣化之學習群體，並給

予多元且包容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在 COVID-19 疫情肆虐下，仍能維持教育系統

上之穩定，並隨著師生雙方透過跨界教學與自主學習之過程，提高達成教育目的

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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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c Situation: Center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Luhmann’s Syste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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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VID-19, which disrupted not only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cology, but also 

suspended classes in over 185 countries. Taiwan also announced the interruption of physical 

classrooms from mid-May 2021, and launched the slogan of “no suspension of classes” taking 

“online learning” as an alternative plan for students. When the epidemic spread, when parents 

and teachers tried to adapt to online teaching, were there any aspect of educational reflection 

except for teaching technology? The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re-explore the essence and form 

of education. Through Luhmann’s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utonomy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eachers’ in the face of the epidemic, and reflects on the education system. 

First, determining the purpose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seeing the diversified learning needs 

and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Secondly, under the limited time, teaching technology has double 

contingency, which will lead to the lack of technology. Finally, social orientation is related to 

choices.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al system choice is to respond to other system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Through Luhmann’s system theory, we can construct the possible actions 

of education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improve the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ross-border teaching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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